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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桐与辛亥革命

张金超

［提 要］田桐是辛亥时期革命党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诚为一位由接受

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转而追随民主革命党魁全心投入革命，化身先贤志士的真实

写照。田桐在发动舆论宣传、丰富革命理论、参与武装斗争、建设党的组织等方面贡献良多。文章以

一批较珍贵的史料为基础，重在阐述田桐于革命理论上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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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章开沅先生指出: “辛亥革命不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它是由一个数以万计

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都

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①章先生的话语蕴意深长，为我

们深化研究辛亥革命史指引了新契机。
辛亥革命不仅成就了民主革命的旗手孙中山，也造就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领袖集团。经典作

家在评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时讲到: “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

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

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②田桐即属于辛亥革命

“领袖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是“两者并用”的典型代表，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

注。③

田桐生于忧患，但不屈于忧患，毕生为民主共和奔走呼号，致力探索救国兴邦，思维活跃深

刻，才艺并蓄，文气横溢，“革命不忘著述，著述不忘革命”④，是辛亥时期有名的革命活动家、

宣传家。本文以《亡国惨记》、《中兴日报》、《民国》、《太平杂志》、《湖北省政府公葬田梓琴先

生专刊》、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有关档案等一批珍贵资料为基础，论述辛
亥前后田桐的革命活动，阐发其理论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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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田桐，字梓琴，笔名恨海，号玄玄居士，晚年署江介散人，1879 年 12 月 25 日生于湖北蕲
春。幼年天资聪慧，英俊不凡，神采外流，其胞弟田桓如是记称: “九岁时，父亲尝授以 《文
选》，即能琅琅上口，有如夙诵。以后年事稍长，更加勤奋攻读，举凡经史百家、故书传记以及
唐宋以来的名家文集，无不兼综博览，通其旨趣，因此为文下笔即成，立意新颖，人皆叹服，深

得祖父琼林公的抚爱，尝抚其背而称之曰: ‘此田氏克家儿也’”。⑤田桐曾自述: “不文幼事家庭
教育，严君之性素严谨，所?不文者，皆圣贤之学，如张横渠之 《性理精义》、朱紫阳之 《近思
录》、陈榕门之《五种遗规》诸书，日聒于不文之耳膜者，殆百数十遍。”⑥他还喜欢游历，“弱
冠尝孑身登庐山，遍览诸名胜，后乃读书白鹿洞，同学迹之，辄不知所往。”⑦传统教育和游历喜
好，对其后的革命活动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田桐二十岁补县学生，同年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同学，目睹西方列强 “兵戎相

见”和朝廷当局丧权辱国，始而 “肆谈革命”。1903 年冬，因在考卷上 “鼓吹革命”，为教员告
密，被巡抚端方视为大逆不道，责令从严惩办，学校监督纪巨维因赏识他的才华，“讽令其适避
祸”⑧。田桐旋赴日求学，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00 年后，中国留日学生逐渐增加，1901 年 274 人，次年增至 574 人，1903 年逾千人。⑨于
此期间，革命思潮涌动，党人群起。田桐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等一批志同
道合之士，情同手足，并肩于民主革命道路。成立团体，宣传主张，推动革命运动，为此时革命
党人的中心工作，田桐紧紧围绕上述任务开展活动，被友人称为 “水牛将军”⑩。

1． 编辑刊行《亡国惨记》
《亡国惨记》1904 年由东京秀光社发行。田桐的叙言，开篇即为重锤，宣称 “古今最惨之
事，莫如亡国。亡国之惨，又莫如我中国之明季”。作者将之归因为 “变种”和 “变相”，“变
种之原因，世界之人种无虑百数十，可一言以蔽之曰: 其最丑者莫如满蒙之鞑子，故人之恶鞑子

也，甚于恶狐鼠。”至于后者， “我中国自古以来，衣冠文物之盛，冠绝群伦，故其时如越南、
如缅甸、如暹罗、如朝鲜，莫不钦慕文明而为华化也。乃清虏入关，豚其尾而鼠其头，奇其服而
异其言，屈一足垂一手以为礼，及种种怪异之形状，直大远于人道，而与禽兽无异者。” “变
种”、“变相”论给满清统治者以很大程度的丑化和诋毁。
《亡国惨记》共录文十余篇，各篇均注出来源，约十万字。编辑缘起为: “是书系明季我祖
我宗痛我华土被夺于膻胡，且身历其境，见夫膻胡残虐惨无人类，屠戮生灵、奸淫妇女之种种目
不忍见、耳不忍闻之事，恐我子孙于经过大劫之后，忘九世之仇雠，故笔之以遗后世”。章太炎
题辞曰: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除，汉道将何冀。”日人宫崎寅藏撰有弁言，对
邻邦的排满革命深表同情，谓: “顷吾友恨海氏，又将所编之 《亡国惨记》一卷，出示余。余读
之竟，乃皆系满洲入关残杀汉人之一部惨历史……，呜呼! 天道好还，人道不可以一日或灭。满
洲人如此，其应受诛戮淘汰之列，可无容疑。是满洲人被排之结果，其为支那人之雪愤复仇者，
其事小; 其足以彰世界文明之公理与正义人道者，其事大。”瑏瑡将中国革命赋予 “彰世界文明之公
理与正义人道”的地位，从更高层面阐明了编纂出版 《亡国惨记》的时代价值。
《亡国惨记》刊行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日本东京、南洋、香港及美洲等处，不及一年，
售逾三万册，“上海及内地有禁令无敢代售者，持往者则有之，可见人心覆清之心，是时至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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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也。”瑏瑢革命党人还设法广为宣传。《民报》广告称: 中国太炎章炳麟先生题词，日本白浪庵滔
天宫崎寅藏先生弁言，“是书乃记鞑虏入关残杀我祖宗之惨状之实录……，顷同人等搜遗老之家
藏，集海外之散佚，编成此书。观其内容，始知我祖宗之羞辱痛苦与鞑贼之残虐刻毒，无微不
至，是以人人读之，莫不堕泪。同胞，同胞，而亡清鞑子之虐尔祖乎? 盍读 《亡国惨记》，以触
目惊心?”销售处有大华书局、支那留学生会馆、民报社、中国日报馆四处。瑏瑣稍后又刊登消息
称: “是书写满清入关以来虐待我祖宗之惨状，字字悲哀，字字血泪……，是诚具有良心与有民
族观念者不可不读之金丹品也。”瑏瑤新加坡 《中兴日报》载: “《亡国惨记》再到，但所到无多，
爱阅者快来购取。”瑏瑥以上报导，足见《亡国惨记》发行量之大，影响范围之广，不亏为同盟会时
期革命派重要的宣传品。

2． 追随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
1905 年 6 月，田桐与刘仲文、白逾桓等在日本东京创办 《二十世纪之支那》，鼓吹民族主义
不遗余力，为同盟会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瑏瑦7 月，孙中山自欧洲到日本，拟组筹全国性的革命组
织，田桐动员杂志社百余成员入会。8 月上旬，为张罗开会欢迎孙中山，田桐出力甚多。据 《宋
教仁日记》1905 年 8 月 9 日载: “申初，偕田 ( 梓琴) 、张 ( 步青) 至富士见楼租房间 ( 因欲开
欢迎孙逸仙会) ，未成。”11 日记: “田梓琴来，言租富士见楼房间，已定于十三日下午一时至六
时开会，余遂嘱梓琴书邮片发各处。”瑏瑧在田桐等人的努力下，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于
8 月 13 日成功召开。20 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田桐被举为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负
责机要。瑏瑨

同年 11 月，日本文部省颁布 “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田桐愤激异常，四出联络，并在
弘文学院组织罢课抗争。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清廷驻日公使杨枢 1906 年 3 月致日本外务大臣西
园寺公望的照会，列了一个组织反取缔规则的 19 人留学生名单 ( 田桐名列其中) ，要求日方不
准这些人入日本学校。瑏瑩1906 年 5 月，田桐和柳亚子等在上海创办 《复报》月刊，同 《民报》相
呼应。因田桐在革命活动中活跃，被清廷下令缉捕，再次亡命日本。

3． 发抒革命言论
《民报》成立后，革命派与立宪派展开论战，田桐在读到 《民报》第四号汪精卫的 《驳

〈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后，致函民报社，痛批 “非革命论”。他说，“夫革命论也，而
竟有非之者哉? 鄙人不责非革命论者，而正有不满于诸公之驳非革命论者，何其不自尊与不自爱

而亵其笔墨一至此哉?”《新民丛报》为立宪派机关杂志，梁启超为清廷弄臣，而要求其对革命
表同情，“则犹之对牛而弹七弦琴，自其不肯听之方面言之，则犹之遇仇人之出刃刺我，而责其
不仁也?”田桐又补充指出，梁启超已非今日之中国人，而为 “昔日之中国人”、“自甘为非人之
类”，革命派与梁启超的仇恨自然是公仇，但 “革命与不革命，于彼之本心毫无关系，于彼之最
终目的亦毫无关系，其所以勉强牵涉而及于革命之言者，徒取巧以博鞑廷之欢心”; 革命派不应
该将保皇派立于“相对辩论之域”，因为 “如所与辩驳者之非其人，而只自损吾价值”。奉劝党
人慎骂梁启超，因“受骂之程度愈高，则其做官之时期愈熟”。并得出结论: “《民报》出现，国
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 《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
之，……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 《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
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瑐瑠

为了支持中国人的革命事业，日人宫崎寅藏等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创办 《革命评论》，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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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田桐闻之慨言: “瞥眼全球革命场，西欧战捷又东洋。直教腕力降魔鬼，那把人权牧虎
狼。弹药裂开声霹雳，旌旗摇曳血玄黄。人间从是应平等，谁改低头颂帝王?”瑐瑡此诗充分表露了
作者的国际视野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1906 年 12 月 2 日，在《民报》周年庆祝会上，田桐阐释了自己的革命观。他指出，当下与
人们关系密切的是“时代”和“事业”四个字，今天所处的时代是 “亡国的时代”，要救国就
要做“革命的事业”，而要做 “革命的事业”，就要讲究 “革命的学问”、实行 “革命的教育”、
兴办“革命的学校”，接着对“支持革命但不愿承担义务”、“中国人程度低，五十年后才能革
命”、“毕业后通过做清廷的官来实行革命”三种论说逐一批驳。他将革命思想的产生，归结为
“良心”和“耻心”两条: “良心不死”，不能不革命，受满族的统治，为奇耻大辱，舍革命无
他途，“男儿气节刚于剑，不灭清胡死不休”，热血男儿应起而革命。瑐瑢整篇演词一气呵成，鞭辟
入里，催人奋进。
旅日期间，田桐的组织和理论才华初显。他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因此在

组织成立后被委以重任。他的言论围绕民族主义展开阐述，批驳清廷的颟顸愚昧，鼓吹革命之势
与理，语言犀利，发人深省，很快在留日学生中脱颖而出。

二

面对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等计划在祖国边陲举义，动摇清廷的统治根基。而此时
以康有为为首的立宪派在国外大造舆论声势，宣扬立宪论调，大肆攻讦革命。为廓清立宪派的谬
论，争取华侨的支持，革命派将重心自日本转至南洋，两派在海外再次掀起论战，田桐与胡汉

民、汪精卫等为主力。
1907 年 5 月，孙中山在香港谋划潮州黄冈起义，令东京同志赴港相助。田桐于 7 月抵达香
港，可惜黄冈之役经已失败。11 月，他与何克夫、谭人凤等携革命军债券欲投身镇南关 ( 今友
谊关) 起义，行至海防，为法吏拘捕，年底被逐出境。旋受孙中山委派，赴新加坡主持 《中兴
日报》笔政，与当地保皇党机关报 《南洋总汇新报》“文战经年，争论革命立宪不休。”瑐瑣 《中兴
日报》以是成为南洋革命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

1． 痛批立宪论调
1907 年 12 月，康有为联合海外华侨上书，提出三年内召开国会的主张， 《南洋总汇新报》
刊文响应，革命派予以迎击。田桐撰有《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革命军与响应军》、《可怜
要求开国会者之穿头路》等 30 余篇檄文，“大受英荷两属侨胞之欢迎”瑐瑤。
在《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中，田桐讲到，“革命功成，即我同胞离脱苦海之纪念日也”，

而清廷动议立宪，是“不得已而行自利其族者，以诡吾族之计”，此语无异于对立宪论者的当头
棒喝。接者指出，满人立宪，于汉人必无利益，而且大有损害; 满人立宪成功，希望立宪者必没
有好位置; 立宪必无成功之日，即使成功，内忧外患将甚于今日百倍; 满人心中并无立宪二字，

且立宪并无定期; 希望满人立宪与希望汉人革命者势不两立。坦言: “希望立宪者，决无好结
果，公等原欲得好结果之故，而始希望立宪，乃其结果而竟大不如愿，且自贻伊戚，吾为公等

计，未免失策太甚也。……倘公等而犹有疑团也，请于清夜平旦时，细思希望立宪之结果。”瑐瑥

5 月底，田桐又刊行《清首相与立宪》一文，对立宪论者再予痛击。作者以为，立宪论倡之
于满人，而无耻的汉人为之附和，“以供谄媚之资耳”。《商报》曾载有“杨度痛陈准开国会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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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惟庆王漠然不动于心”的消息，田氏据此称，庆王为清廷之皇族兼首相，满人如果真心实
意想立宪，“则庆王当为满人力谋国会之成立，遇有关于国会之议论、关于国会之方略，当唯恐
其用之不尽，采之不周。”但实事并非如此，清廷拒开国会。作者叹曰: “夫满人之所以倡立宪
说者，为收拾汉人之心之手段，而并非欲见于实行。”派大臣出洋、改革官制、设立谘政院等，
皆“从皮毛下手”，“满人今日之立宪，饰人耳目之行为也。”瑐瑦

1908 年夏，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上奏朝廷，请定三年召集国会，把主张缓行立宪的
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此举激怒朝廷及守旧大臣，清廷下令将陈革职，查

禁政闻社。田桐斥其曰: “满人之不愿开国会，吾等早已见及之，非俟陈景仁之案出而始知也。
要求开国会者之必致见罪，吾等亦早已见及之，亦非俟陈景仁之案出而始知也。”进而分析到:
“况于式枚者，乃反对立宪之主力者，载?且袒护之，是明明对于 ‘立宪’二字，乃面从而心违
也。谓开设议院，头绪纷纭，需时若干，是为将来迁延之张本也。”瑐瑧

2． 追踪报导国内革命活动，发阐革命理论
1908 年 4 月底，孙中山派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等在云南举义，革命军一举攻占河口。
田桐对此密切关注，称 “我军于前晚 ( 廿九) 又有克复河口关之捷报。夫河口附近之清军，凡
六营也，其数不可谓不多矣，何以一举而尽数降我? 此其故盖有二: 一则以人心思汉，民族之观

念迫于胸中。一则为白金柱之问题。”预言革命军 “从此大发展者”有六事: 与粤军互相声援;
革命军之文明; 云南人恨满之深入骨髓; 破河口关之主将，即破镇南关之宿将; 革命军得河口，

贼军必将气馁; 革命军之神速。并宣称 “我军成功之期可以预卜，中国之前途，从此必有起
色”。瑐瑨

田桐接着分析革命军与响应军的关系，他根据历史经验指出: “我国自古革命军之起，所患
者响应军之少耳”。若响应军少则其事必败，反之则其事必成。又结合现实情况强调: “今日之
人心，则较激于昔日千百倍; 今日之交通机关，较灵捷于昔日者又千百倍; 今日之各地方，革命

团体较多于昔日者又千百倍”。昔日的革命者，多有私心，今日的革命者，纯属公心; 昔日的革
命者，多为无赖之夫，今日的革命者，多系全国人望，“人心激，则响应者大; 交通机关灵捷，
则响应者速; 革命团体多，则响应者众; 革命者出于公心，则响应者效力勇; 革命者为人望，则

响应者倾心切。”瑐瑩

审视势如破竹的革命形势，田桐认识到， “夫我国革命举动，自开国以至于今，不下三十
次，然其所历年数，或二十年，或十年以上，未有如今日之盛，不及一旬，得地千里者。”革命
军进攻北京，直破虏巢，指日可待。革命军神速的原因有: “民族思想普及国人”、“我军之实力
充足”、“我军惠民如子”。以上三者，有一如此，“未或不兴，况三者俱备乎? 天戈所挥，当者
立碎，义师所向，应者如云。如此不使之神速，天下宁有是理耶?”瑑瑠

革命党还制造舆论声势，宣扬革命派已获得交战团体资格，描绘列强在起义者与清军之间保

持中立的形象。田桐讲到: “云南之中华革命军已成之堂堂正正交战团体，法政府之态度既如
此，法之新闻又颂扬其举动之文明，合于国际法。日本各新闻，亦如之。本坡昨日西报，又之复
如之。欧美各新闻，目下虽未得见，然天下之公理，一而已矣。”瑑瑡此论已出，引起保皇派的反
驳，徐勤认为果真如此，那么镇南关之役后的六十名起义者就不应该被法当局驱逐出安南，河口

之役后的起义者也不应该被禁止进入安南境内。中国的革命得不到西方人支持，因为有人种的差
别，又有语言方面的悬隔，他们对中国人没有感情。瑑瑢可惜的是，之后没能看到革命党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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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田桐又探究了革命心理问题。指出革命之心理即合良心、是非心、仁爱心、侠义心、廉耻

心、孝心、慈心、悌心、爱国心九者为一之心理也。革命心理发生的结果有二: 一为愤勇心，
“积不能平者则生愤，理直气壮者即为勇”、“愤则足以使敌懦，勇则足以使敌怯”; 一为不怕死
心，“平日最怕死者，当革命军兴之日，而怕死之心顿失，非前后如出两人也，气之所至心不能
主焉。”最后申明，“革命心理者，人性的美的方面发生之心理也; 革命心理者，非个人之心理，
乃社会之心理也; 革命心理者，愈经失败而愈进步愈坚固之心理也”，“革命心理之感动，无微
不至; 革命心理之趋向，无事不成。”瑑瑣

田桐又利用语言优势，选译 《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外媒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导
载于《中兴日报》，篇目有《日本报之云南革命观》、《清国革命军》、《云南革命之骚动》等，
这对于时人了解革命形势的进展，大有裨益。田氏还撰有 《土耳其革命大成功》，译有俄国文学
作品《俄国之革命党》等，希冀以外域革命经验与教训，为中国革命之镜鉴。

3． 谋取“中央革命”
1908 年，应荷属侨商邀请，田桐至泗水创办 《泗滨日报》。后因翻译日本大越英三郎的 《南
国记》，披露荷兰殖民者虐待华侨的罪行，被勒令离境，“侨商多挥涕相送，如失师保”瑑瑤。
鉴于南部边陲的起义屡起屡败，田桐省思革命方策，意决试举 “中央革命”，认为 “稽诸各

国革命史，各国革命党无不向中央政府进攻，卒成大业，吾党历年均在海疆各省计划举事，实不

足以制虏之死命，此后吾党分一部党员专在京畿一带从事活动，庶可收擒贼擒王之实效。”瑑瑥后潜
入北京，创办《国光新闻》，以 “倡导立宪，排斥官僚政治”为掩护瑑瑦，宣传革命。又与景定
成、井勿幕等联络同道，伺机谋事。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田桐随黄兴经上海赶赴武昌。11 月 3 日，被湖北军政
府任为司令部秘书处秘书长。在保卫汉阳的战斗中，亲临前线，临危不惧，献策 “尽取汉阳兵
工厂钢板置濠堑间，以御铳弹”瑑瑧，汉阳战役因之坚持至 11 月底。黄兴事后曾言: “吾始以梓琴
为文士，今乃知其智计亦大过人也”瑑瑨。田桐还趁暇登上黄鹤楼，赋怀一首: “十载未登黄鹤楼，
而今俯瞰快双眸。亡秦终是楚三户，阵阵铙吹动上游。”瑑瑩12 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归来，受黄兴
之遣，田桐与时功玖前往上海迎候。瑒瑠

次年 1 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田桐任内务部参事、临时参议院议员。南京临时政府北
迁后，他到北京续办《国光新闻》，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6 月，共和党机关报 《国民公报》
诬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田桐忿然不平，与白逾桓、仇亮等将该报馆砸毁，轰动一时。瑒瑡

1913 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宋教仁遇刺，赶赴上海敦请孙中山兴师讨袁，旋持黄兴手书到武
汉瑒瑢，促成湖北改进团成立。后与张汇滔赴安徽举兵，失利后走避日本。
南洋时期，依据孙中山的部署，田桐投入到同立宪派的大论战中，成为舆论界的急先锋，批

驳对手入木三分，文词辛辣，极富战斗力和感染力。同时，追踪革命消息，分析革命形势，探研
革命方法，关注华侨华人的生活状况，理论才华得以充分展现。“中央革命”想法初衷甚好，未
及实现武昌起义爆发。阳夏之役，亲临战场，献计献策。二次革命发生后，倾力讨逆，成为孙中
山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

三

为捍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彻底推翻封建残余势力，孙中山、田桐等人思谋中国的前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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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同时伤感于国民党涣散无力、革命组织有类于散沙、党员革命意志淡漠，于日本东京着手
组织中华革命党，以谋 “第三次革命”，扭转革命态势。

1． 参与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
遵照孙中山的嘱咐，田桐于 1914 年 4 月 30 日详细登记党的骨干名单，内分 “各省重要人物

一览表”和“未曾加入团体之重要人物一览表”。前者共 38 人，详列姓名、籍贯及主要职务，
标出“重要人”、“次重要人”、“已离日本”三类; 后者计 19 人，同样列出姓名、籍贯及此前主
要职务，标注“主张进行之人”、“联络中”、“已离日本”。瑒瑣清单为人们了解初期中华革命党的
人员构成提供了一份基本的参考数据。

5 月 14 日，田桐发出中华革命党成立筹备委员会的通知，曰 “顷得孙先生面示: 本党干部
未曾成立以前，组织一筹备委员会，所有人员委任如下……”，并补充道: “复接孙先生面示:
本月十六日早八时半在民国社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务乞按时临会。”瑒瑤

田桐还与意见相左的同志如黄兴等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6 月 16 日，黄兴致函田桐称: “前
兄尚留有祝世禄字在弟处，并徐天池画。弟因有他行，请来取，以免遗失。”26 日，又来函:
“弟将远适，特于明日 ( 廿七) 午刻备小酌，恭请中山先生叙别 ( 不谈国事) 。乞届时驾临寄寓，
藉慰离绪。”瑒瑥

7 月 8 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党章》规定，凡欲入党者，无论其在党内的历史及资格如何
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强调党魁的权威及党员的绝对服从。革命党人意见
分歧严重，黄兴、朱执信等持怀疑、观望态度，田桐、陈其美等则坚决支持。田桐任党务部副部
长，参加本部领导工作，后又被委为湖北支部长，旗帜鲜明，紧紧追随孙中山，做了不少党务工

作。
2． 拥护孙中山的领袖权威
田桐专文重墨论说“名誉”、“人格”、“权威”的要旨，强调 “服从首领”的重要性。他动

情地呼吁党人拥护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同心戮力，竟成辛亥大业。该时期田桐的重要理论
著作有《名誉论》、《品性论》和《革命之首领》。
《名誉论》瑒瑦重在阐析名誉的种类及名誉同名声的关系。
田桐认为，“名誉二字，深中一般人脑底，牢不可破。优秀者求之，庸愚者亦求之; 无耻官

僚求之，即蠢尔蛮族，亦莫不求之。不已之务，专求诸人，求之愈切，离之愈远。”与名誉心有
关系的是尊大心和虚荣心，“尊大心者，自己之价值，自己能确信之”。虚荣心者反之。“尊大心
者，自信力强，无待于外。虚荣心者，自信力弱，以他人之证明为目的，故待他人之称赞也。”
名誉可分为人格的、职务的、男女两性对互的名誉三种。人格的名誉，“为尊重人间相亘的

权利”。职务的名誉，“有适当其职务上之伎能，完足其职务上之义务”。男女两性对互的名誉，
“盖女子未嫁以前，其身不可污; 既嫁以后，唯托身于一姓。男子既冠，执行婚礼，有终身保护
其妻室，不使丧失其节操之义务。”作者又指出，对于教育不发达的社会，往往特别容易产生
“下流的”和“蛮族的”两种名誉。
对于名誉与名声的关系，田桐指出，“名誉者，一时性也; 名声者，万古性也。”名声由功

绩获得，而获得功绩的途径，可分为事业和制作，事业须要大量制作。并且，“名誉者，乃人人
可以分得，又可以取得于人。名声者，不可以与人，又不可以取诸人。”作者最后明言，“著作
之名声，难中之难者; 教训的著作，又较娱乐的著作为难。至于哲学的著作，其难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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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名声固难得，但如果得之，则容易保持。
《品性论》瑒瑧主要论析人的品质与性格的相关问题。田桐开宗明义指陈: “心乎内者谓之德，
施诸事者谓之道，本诸内以发诸外者谓之品性。道德者，品性之府库; 品性者，道德之光辉
也。”善与信，属于道德范畴，充实而有光辉者为品性，“故论品性者，多由人物之性格归宿于
道德之途而言之。”从外部观察，品性者，道德之特征也; 自内部观察，品性者，道德的修养
也; 自其特性之价值言之，品性者，道德之精力也。作者最后强调，品性影响终身，人生如何结
局，皆由自作而成。无论受外界的影响如何强烈，但本心本性的主张，不会因之歼灭无遗，“才
相若也，何以有成功失败之不同? 智相若也，何以有贤哲窃盗之不同? 品性之不同为之尔!”
《革命之首领》瑒瑨原为《革命之哲理》的第一章，后以单行本刊行。著者指出: “二次革命以
来，再走东海，复事弄潮，兼攻斯理，始知革命起原及结果为政治问题，革命起原至结果之间，

其革命党徒心理之状态则为哲学问题。常不自揣，欲著一书名曰 《革命之哲理》，惟以精力、时
间两不我与，久而未成。是册专论革命首领，乃全书之一章。”全书万余字，较系统地论述革命
首领的发生、假借、种类、资格、信仰心、威严、宰制力等内容。

3． 切实解决革命同志的生计
为了把四散的、失却联络的同志组织起来，孙中山、田桐等成立通讯机关，调查登记亡命者

的地址和状况，给最贫困的同志每人做衣服两件，每月发日币津贴十五元， “使一大批衣食无
着、告贷无门的革命党人，精神为之一振”。瑒瑩

1914 年 12 月 26 日，田桐致函财务部部长谢持，谓 “敝省党员向君海潜困窘异常，去时所
允之款及衣服费十元，望即付给，”瑓瑠次年 1 月 20 日，再致函谢持，称 “敝省党员李君祖贻，去
岁十月以鄂事东来，除由尊部贴医费五元及腊月十元外，绝无他助。现房东准备休业回乡，不能
终日。日前弟与英兄商酌，筹办川资回沪。如一二日不能办到，望即刻给付多寡，将馆账清还，
另搬他处。”瑓瑡2 月 25 日，他又电致总务部，讲到: “敝省党员石璜明迁入寄宿舍，须偿馆账五十
元，孙镜须馆账三十元，望尊部筹给。”瑓瑢3 月 10 日，因湖北支部同志的生计问题，写信给陈其美
与谢持: “江庆林二月馆账未偿，须二十元，望交丁景良或曾省三代付”; “孙镜欲搬入寄宿舍，
惟须四十余元，有钱时祈嘱中孚兄或景良办理”; “石璜前欲入寄宿舍，目下因有数人学英文，
月可得火食费，此后可不仰给本部，惟从前欠人者，有五十元之谱，请求党中给与。”瑓瑣

《名誉论》、《品性论》和 《革命之首领》的撰就，使田桐的理论水平达到了新高度、新境
界。“三论”表面上尽管没有直接论述孙中山的领袖和权威地位，但内中的隐喻，不言而明。关
心下层党员的生计，无形中凝聚了党气和人气，提高了领袖和党的威望。

四

时势造英雄，英雄写历史。田桐将青春奉献给了民主革命，而辛亥革命也成就了田桐的非凡
功业。田桐无愧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早期革命党的骨干。
田桐文武兼备，两者相得益彰，“批判的武器”和 “武器的批判”在他的身上很好地结合。

有论者如是勾勒了田桐的生命轨迹: “清室自甲午覆师、戊戌政变以还，内政外交腐败至莫可言
状，先生环顾大势，义愤填膺，不忍以大好河山沦亡于淫威之下，亟思有以倾覆之，是先生革命

思想实基于此。厥后大江南北，联络革命同志，往日本组织留学生革命机关报，发扬主义。又赴
南洋各处，劝华侨办报章，兴学校，灌输革命思想。至北京创办 《国光新闻》，为北方革命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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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厥功甚伟。辛亥革命一役，丙辰洪宪之役……，几无役不参加。”瑓瑤田桐主笔或参与主办 《民
报》、《复报》、《中兴日报》、《泗水日报》、《国光新闻》、《民国》瑓瑥等，著编 《亡国惨记》、《南
国记》、《英雄模范》、《革命之首领》、《亡国泪》瑓瑦等，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难以望其项
背，在晚清民国新闻史、出版史上确应占有一席之地。
田桐的著述，形式多种多样，内容深刻透彻。他既任总编、主笔，撰写政论文章，又著编

( 译) 出版专书; 宣传革命思想深入浅出，探究革命理论剖根究底，批驳政敌有理有据; 既从历

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又擅长借鉴异域经验，翻译大量外文著作。文章立论新颖，给人耳目一新之
感，思辨能力强，批驳对手体无完肤，常令其哑口无言。理论才能堪与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
等人比肩，是革命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田桐革命立场坚定，始终如一。自从与孙中山结识后，就竭尽全能，成为孙氏的得力助手，

服从组织，贯彻主义，克勤克俭，任劳任怨。勿庸讳言，由于误解等原因，1909 年前后，田桐
曾一度参与倒孙风潮，但这并未丝毫减少他的革命热情和影响他与孙中山等同志间的革命友谊，

相反，误解很快消除后，却更加坚定了他对领袖的服从和对主义的信仰。到了中华革命党时期，
为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田桐顾全大局，在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上均有很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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